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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对中国科幻迷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刘慈欣（1968-）的
《三体》1）（2006）获得了第 73届雨果奖长篇小说奖2）。雨果奖是世界科幻作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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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006年 5月－12月连载于中国科幻杂志《科幻世界》。200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2 ) 雨果奖是由“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简称 WSFS）为了纪念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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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的奖项，而刘慈欣则是获得该奖项的土生土长的亚洲第一人。次年，郝
景芳（1984-）以《北京折叠》3）（2012）一举夺得了第 74届雨果奖短篇小说
奖4），成为了雨果奖的亚洲第一位女性得主。一时间，世界科幻的焦点都聚集在
了中国科幻上，人们纷纷开始翻译中国科幻小说，想要走近中国科幻的今天5）。
但，谁曾想到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国科幻却险些夭折。
上个世纪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幻小说被赋予了科普的重任并得
到了蓬勃的发展。“从 1978年起…（略）…科幻作者队伍迅速壮大；作品骤然
增多，不仅各种科普期刊竞相刊载，《人民日报》、《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
纯文学杂志也发表科幻小说…（略）…有的（科幻 笔者注）小说发行量达一
百五十多万册；大批外国科幻小说被译成中文出版，美、英、法、日、联邦德
国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科幻小说，翻译出版中国科幻小说”6）。短短几年全国
上下就涌现出了 20多家科幻报刊杂志。但是，这一繁荣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
中国科幻在进入 80年代后屡次遭受到了“降维打击”。许多“印出的科幻小说
不准发行”，甚至“有的报刊、杂志硬性规定不准刊登科幻小说”7），20多家报刊
杂志在 1986年竟只剩一家。一时间，科幻小说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但就在这
么一个如“中世纪”8）般黑暗的日子里，有一家杂志为中国科幻坚守住了最后一
块净地，并在今天拥有了“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这一名号。这，就是
今天的《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创刊于 1979年，是 80年代黑暗“中世纪”中唯一的幸存者。
它经历过文革后的科幻繁荣，承受过 80年代的“降维打击”，目睹了中国科幻
的今日辉煌。可以说，《科幻世界》见证了文革后中国科幻的成长，记录了中国
科幻的坎坷变迁。由此可见，如果想要了解文革后中国科幻的发展，就有必要
对《科幻世界》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因此，本文打算简单梳理一下《科幻世
界》的发展历程，希望可以以此来掌握文革后中国科幻的变迁。
Ⅰ．日本对《科幻世界》的介绍
早在 2001年日本就已经有了对《科幻世界》的介绍。武田雅哉、林久之的
──────────────────────────────────────────
↘ 的奖项。该奖项从 1953年开始，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幻、奇幻文学奖。
3 )《北京折叠》最先于 2012年发表于论坛水木社区的文化人文区中的科学幻想区。2014年 2
月刊载于《文艺风赏》，其后被《小说月报》转载。
4 )《北京折叠》还于 2018年获得了第 57届日本 SF 大会举办的星云奖中的海外短篇部门奖。
5 ) 今年 9月 4日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重生的巨人──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选集》（The
Reincarnated Giant−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里收集了
刘慈欣、韩松（1965-）、夏笳（1984‐）等科幻作家的作品共 15部。
6 ) 叶永烈：《中国的“科幻热”为什么迅速消退？》，《文艺报》，1988年 4月 2日。
7 ) 叶永烈：《科幻小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1983年 1月 13日。
8 ) 刘慈欣在《在平淡中创造神奇的三十年》中，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科幻的‘中世纪’”。
（刘慈欣：《在平淡中创造神奇的三十年》，《科幻世界增刊──30周年特别纪念》，2009年，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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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9）就《科幻世界》是如何在 80年代中幸存下来的进行了
相关介绍。但是，该书仅限于对《科幻世界》80年代历程的介绍，90年代之后
的情况未过多涉及。
2008年日本著名科幻杂志《SF マガジン》为中国科幻小说做了首次特集。
其中刊登了当时的《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的一篇文章。该文章以《中国科
幻小说界的现状》10）为题，主要介绍了由《科幻世界》推出的当时可以称之为新
兴作家的刘慈欣、王晋康（1948-）、韩松（1965-）等人及其作品。可见，在中
国科幻界看来，《科幻世界》的现状代表的就是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
同期《SF マガジン》中还刊登了林久之的《〈科幻世界〉的今天》11）一文。
该文详细介绍了当时《科幻世界》的版面，以及着重介绍了由《科幻世界》主
办的“银河奖”这一中国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大奖的情况。
由以上这几篇文章可知，在中国和日本的科幻工作者、研究者看来，《科幻
世界》在中国科幻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上述文章中，只有一篇提到了
《科幻世界》在 80年代得以幸存的原因，但是就 80年代科幻小说具体受到了哪
些冲击，这一方面还有待补充。另外，三篇文章均未提到《科幻世界》这一名
字的由来，并且如何在经历了 80年代的低谷后迎来全球最大发行量一事也未曾
涉及。因此，本文打算以 80年代科幻小说所受到的冲击为背景，来重新梳理
《科幻世界》创刊以来的历程。希望通过这次简单的梳理能够对中国科幻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Ⅱ．80年代的中国科幻
1．《科幻世界》创刊背景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3月 18
日-31日）。该大会针对在过去的十年里科学技术停滞不前这一状况，明确指出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于是，人们开始大
力推崇科学，大量科普、科幻刊物开始涌现，大批科幻小说家应运而生。至
1979年 6月，全国上下“已有二十几个省（区）市成立了科普创作协会或筹委
会”12）。并且，“在 1978-1981年间发表的科幻小说多达六百篇”13）。《科幻世界》
就是在这样一个崇尚科学、为科普而生的背景下诞生了。
《科幻世界》创刊于 1979年 5月，当时并不叫《科幻世界》，而是叫《科学
文艺》。在第 1期的发刊词中，就公开指出了其创刊目的是希望可以通过文艺来
──────────────────────────────────────────
9 ) 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大修馆书店，2001年 12月 1日。
10) 姚海军著，林久之译：《中国科幻小说界的现状》，《SF マガジン》，49卷 9号，2008年 9
月。
11) 林久之：《〈科幻世界〉的今天》，《SF マガジン》，49卷 9号，2008年 9月。
12) 见《科普小议》专栏之编者话部分。《中国青年报》，1979年 6月 7日。
13) 王泉根：《八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透视》，《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重庆：重庆出
版社，2011年 4月，第 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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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科学”14）。
要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培养对于科学的兴趣…（略）…但是，科学知识
往往艰深难懂，正如鲁迅说的那样，“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
因此，必须使科学通俗化，这就要借助于文艺这个形式，用生动的形象来
表达玄妙的道理。这就是科学文艺。15）
由上面的引文可知，发刊词一边引用鲁迅（1881
-1936）在《〈月界旅行〉辩言》16）（1903）一文中的
话，一边明确指出，只有在晦涩难懂的科学理论知识
中，加入了通俗有趣的文艺形式，才能让科学更好地
被民众所接受，从而达到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可
见，《科学文艺》是为了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而存在
的。
创刊人之一的刘佳寿在 30年后谈及当初为什么
要创办《科学文艺》时也指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努力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当时最紧迫的任
务之一”17）。
就这样，《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与当
时的其他科幻刊物一样，一开始就被时代打上了科普
的烙印。
2．科幻的困境
虽说在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幻小说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
荣景象。但是好景不长，科幻小说很快就遭受到了压制。
2-1．1979年：“姓科姓文”之争
1979年 7月 19日，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的名为
《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18）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幻小说的论战。这场论战的
中心是，科幻小说是否应该严格依照现有的科学理论来写。也就是说，稍微有
些不符合科学理论的是不是不应该写入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不是不应该加入
对科技的幻想。这场论站其实也就是之后常被说起的著名的科幻应该是姓“科”
──────────────────────────────────────────
14)“科学需要文艺，文艺应该帮助科学”。马识途：《祝科学与文艺的结合──代发刊词》，《科
学文艺》，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5月，第 2页。
15) 马识途：《祝科学与文艺的结合──代发刊词》，《科学文艺》，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编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5月，第 1页。
16) 这是鲁迅在翻译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月界旅行》时创作的译者序。目前被认定
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论及科幻小说的文献。
17) 刘佳寿：《〈科学文芸〉的誕生》，《〈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別纪念增刊》，科幻世界杂志社，
2009年，第 10页。
18) 甄朔南：《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中国青年报》，1979年 7月 19日。
《科学文艺》197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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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姓“文”的论战。
这篇文章由中国的古生物学者甄朔南（1925-）撰写，他就由当时风靡一时
的叶永烈（1940-）创作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19）改编而成的连环画
《奇异的化石蛋》进行了评述。该文明确指出叶永烈的作品是“伪科学”，并详
细列举了连环画中一系列的科学性错误。比如，“循着恐龙脚印化石追索，是找
不到恐龙蛋的”，“从古莲子戴苏醒来推论恐龙蛋的复活，并不能使恐龙蛋真的
孵出小恐龙”等。在古生物研究者的甄朔南看来，这篇连环画在科学知识方面
错误连篇，不是一篇好的科普作品。甄朔南指出，“在真正的科学（而不是似是
而非的伪科学）基础上，才能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反之，不管用什么文艺形
式来乔装打扮，也还是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略）连环画《奇
异的化石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叶永烈原著，顾柯海改编）完全可以
做为说明这个问题的标本”20）。另外，甄朔南还指出，“科普作家的最大胆的幻想
也不应该离开科学规律本身，即使是科学幻想，也必须启发读者在认识自然的
基础上去改造自然，否则就失掉了科学幻想的根本目的”21）。
可见，在甄朔南看来，一篇好的科普作品应该是严格依据现有的、已被证
实的科学知识来写，这样才能达到科普的效果。
针对甄朔南的论述，被抨击的叶永烈也不甘示弱，很快在《中国青年报》
的同一专栏里发表文章《科学・幻想・合理──答甄朔南同志》22）予以回应。叶
永烈先是就甄朔南指出的三个关于恐龙研究方面的错误进行了回答，表明自己
也是“曾查阅了大量关于恐龙的科学著作”的。而甄朔南“所指出的‘错误连
篇’，并不是由于作者不懂恐龙知识造成的，却由于作者认为这是由科学幻想小
说的特点而允许作者用幻想之笔加以延伸、推理造成的”23）。最后，叶永烈还指
出，“科学家们（略）不能把科学幻想小说当作科学论文那样进行审查”24）。很明
显，叶永烈在回答了甄朔南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质疑之外，还明确指出科幻作
品是不同于科普作品的文学形式，两者之间不能混淆。
在当时，科幻文艺因科普热潮应运而生，加之科幻作品当时在中国发展时
期并不长久，对于科幻作品并没有一个严格而完整的定义，所以分不清科幻、
科普也并不奇怪。为此，在刊登了叶永烈答甄朔南一文的同时，《中国青年报》
还转载了曾刊登于《人民文学》第 6期上的童恩正（1935-）的《谈谈我对科学
文艺的认识》25）一文。童恩正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文革后较早的为科幻作品定义
的文章，他试着从写作目的、写作方法和文章结构上去区别与解释何为“科学
──────────────────────────────────────────
19) 叶永烈著，连载于《少年科学》1979年第 2期至第 3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 甄朔南：《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中国青年报》，1979年 7月 19日。
21) 甄朔南：《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中国青年报》，1979年 7月 19日。
22) 叶永烈：《科学・幻想・合理──答甄朔南同志》，《中国青年报》，1979年 8月 2日。
23) 同上。
24) 同上。
25) 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 6期。后于 1979年 8月 2
日被《中国青年报》转载。
《科幻世界》的发展历程 ２２９
文艺”，何为“科普作品”。童恩正指出了这两种文学形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①“在写作目的上，科普作品是以介绍某一项具体的科学知识为
主”，而科学文艺的目的并“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而与其它文艺作品
一样，（略）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的。②“在写作的方法上，科普作品不
论是以何种文艺形式出现，都必需忠于科学，它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的。”而
“科学文艺则与此不同，它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述”等来表明
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以形象思维为基础的”。③“在文章结构上，科普作品由
于要介绍科学知识，就不能随意铺展，不能离题太远”，而“科学文艺则没有这
种局限”，“作者艺术构思的天地是异常广阔的”26）。
在童恩正看来，科学文艺与科普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虽然两者都
与现有的科学知识分不开，但前者可以发挥大量的想象，加入作者的主观臆想。
而后者则不能，科普只能严格按照科学知识与逻辑去描述。可见，童恩正与叶
永烈的观点一样，认为科学文艺重于幻想，即使脱离了现有的对当今世界的认
识也是可以的。
但是针对童、叶两人科学幻想可以没有局限性这一点，甄朔南很快又在 8
月 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
志》27），该文指出，科学幻想必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幻想，因此科学幻想
小说首先要尊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科学事实”。“科学幻想总要从已经
得出的、而且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科学事实出发”28）。可见，甄朔南仍然主张
科学幻想作品中科学依据的重要性，仍然认为即使是科学文艺幻想也不是可以
随意添加的，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同期的《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儿童文学
工作者鲁兵（1924-）《灵魂出窍的文学》29）的文章，该文公开反对童恩正对科学
文艺的定义。该文指出，科学文艺并非是与科普作品不一样的东西，相反，它
是“科普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文艺是采用文艺形式的科普著作”30）。而
童恩正将两者区分来看的做法是“将一事物的名与实隔离开来了。科学文艺失
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做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成其为科
学文艺”31）。
至此，针对由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改编而来的连环画《奇异
的化石蛋》的论战暂时告一段落。这场论战对科幻小说有所影响，但并不是致
命的32）。另外，对于科幻小说究竟应该姓“文”，还是姓“科”的主张，也并未
分出高下。但是，在 1980年中国科学家的权威人士──钱学森（1911-2009）
──────────────────────────────────────────
26) 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摘自《中国青年报》，1979年 8月 2日。
27) 甄朔南：《科学幻想从何而来？──兼答叶永烈同志》，1979年 8月 14日。
28) 同上
29) 鲁兵：《灵魂出窍的文学》，《中国青年报》，1979年 8月 14日。
30) 同上。
31) 同上。
32)“这次论战，虽然对科幻小说创作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并没有‘大落’。”叶永烈：《科幻小
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1983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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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幻小说进行了两次讲话之后，支持科幻小说应该严重遵守科学事实，不
能随意幻想的观点出现了一边倒。
2-2．1980年：钱学森对科幻小说的影响
1980年 3月，钱学森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33），会见了作者
和中国科协成员，并与其进行了一个半小说的谈话。该谈话之后由《科普创作》
杂志编辑整理出来，以《把科普工作当作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记钱学
森同志的一次谈话》34）为题并刊登在了当年的第 3期上。钱学森在谈话中提到，
“科学本身是严肃的，科学普及不能庸俗化。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
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科普要对科学和读者负
责。我们需要幻想，但一定要有科学这个前提。科学本身比有些人鼓吹的所谓
科学幻想高一千倍。（略）我们不是靠胡扯，而是要靠科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读
者！当然我也不是说不要借助文艺的表现手段。但采用文艺的表现方法，并不
是叫我们去瞎编一套”35）。钱学森最后还明确指出，“一切学问都要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指导下研究，科普工作也是如此”36）。
该讲话从内容上看，与 1979年的论战有着一定的承接关系。认为科幻小说
不能“瞎编”，应该尊重科学事实的钱学森与甄朔南的观点是一致的。钱学森也
同样认为科学幻想作品是科普的一部分，是科普工作的一个环节。并且他指出
科普工作应该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去做，这一说法其实也是同时将科
幻作品的创作提高到了政治的层面。
之后，在 1980年下半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上再次谈到了自己
关于科幻小说的一些看法。他指出，“我必须老实说，我对科学幻想小说从来也
没感过兴趣。（略）我认为现在国外的科幻小说是造谣生事，没有好处。科学是
实事求是的，可是科幻小说总是把事情夸大，出了格。这对知识不多的青年有
什么好处？据我看法，这是对青年的‘污染’。奉劝现在的科学幻想小说家改变
方向，不要搞‘污染’，要搞‘环境保护’”37）。
这次讲话，钱学森依然持同样的观点，甚至认为脱离科学实际的幻想是在
“造谣生事”，这样的作品是“污染”。这次讲话对之后 1983年科幻小说被列为
“精神污染”的对象，从而遭到致命的打击有着必然的关系。
钱学森在 1980年对科幻小说进行的两次谈话，都明确指出了科幻小说不能
异想天开，必须尊重科学事实。并且还将科幻小说与科普作品等同在一起，指
明科幻小说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将科幻小说的创作赋予了
非常浓厚的政治色彩。作为科学巨头的钱学森公开表示对科幻小说的看法无疑
──────────────────────────────────────────
33) 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 1980年 3月 15日－23日。
34)《把科普工作当作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记钱学森同志的一次谈话》，《科普创作》，
1980年第 3期，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35)《把科普工作当作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来抓──记钱学森同志的一次谈话》，《科普创作》，
1980年第 3期，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第 3页。
36) 同上，第 3页。
37) 叶永烈：《科幻小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1983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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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后科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支持科幻小说不能随
意幻想的观点出现了一边倒，也对之后科幻小说几近绝迹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2-3．1982年：科幻小说被波及
1982年 3月国家明令要求坚决遏制住各个出版社抢出外国惊险推理小说之
风。本来只是事关推理小说，但是由于和科幻小说都是当时不入主流的文学形
式，所以科幻小说也很快受到了波及38）。这次对推理小说的整顿对科幻小说造成
了不小的打击，“有的出版社不出科幻小说，已经印出的科幻小说不准发行，正
在排印的停印了，有的报刊、杂志硬性规定不准刊登科幻小说。从三月起，一
些报刊的评论接二连三地批评科幻小说‘荒诞’、‘格调不高’、‘脱离马克思主
义’”39）。比如，同年 4月鲁兵在《中国青年报》上发文，再度抨击童恩正提出的
科学文艺的概念40）。7月，《文汇报》发表了邓伟志（1938-）的《科幻小说应当
宣传科学》41），再次强调了科幻小说的科普功用性，以及科幻小说应该谨遵科学
事实的观点。12月，《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并非无的放矢》42）一文重提 1979年
鲁兵的《灵魂出窍的文学》表示对其观点的支持。
次年，甄朔南又旧事重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还是应该尊重科学
──补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43）一文，再次强调了科学幻想作品中科学的重
要性。叶永烈也以一篇名为《争论四年，分歧如故》44）的文章予以了回应。6月 4
日，《中国青年报》有刊载了一篇名为《科学幻想≠无知》45）的文章，指出叶永烈
的作品有着“常识性的错误”。
在 1982-1983年重新打起的科幻小说应该姓“科”还是姓“文”的论战中，
这次两个观点之间并没有出现相持的状态，而是很明显地出现了一边倒。大家
似乎都与钱学森的观点保持了出奇的一致，并都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政治高
度来看待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背负着科普重任的中国科幻小说，就这样慢慢
被戴上了“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与幻想渐行渐远。
2-4．1983年：科幻小说成为“精神污染”对象
1983年 10月 11日至 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北京举行。该次会议中邓小平（1904-1977）以《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
的迫切任务》为题进行了讲话。该次讲话指出“思想战线不能稿精神污染”46），
──────────────────────────────────────────
38)“去年三月以来，有关领导部门发出紧急文件，要求坚决煞住各出版社抢出外国惊险推理小
说之风。本来，科幻小说和惊险小说是两个不同的文学品种，然而，由于它们具有一些共
同之点，就很快波及科幻小说。”同上。
39) 同上。
40) 鲁兵：《不是科学，也不是文学》，《中国青年报》，1982年 4月 24日。
41) 邓伟志：《科幻小说应当宣传科学》，《文汇报》，1982年 7月 11日。
42) 李丰：《并非无的放矢》，《中国青年报》，1982年 12月 11日。
43) 甄朔南：《还是应该尊重科学──补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中国青年报》，1983年 3
月 26日。
44) 叶永烈：《争论四年，分歧如故》，《中国青年报》，1983年，5月 28日。
45) 李凤麟：《科学幻想≠无知》，《中国青年报》，1983年，6月 4日。
46)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文
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月，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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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要对理论界和文艺界存在的精神污染现象进行清除。邓小平指出，“理论界
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
象”47）。“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略）作为灵魂工程师，
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
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略）但是，一些人却（略）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
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
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
信任情绪”48）。
该讲话中，其实并没有明确指出科幻小说就是“精神污染”。但是因为这段
内容是针对文艺界提出的，所以之后在文艺界就掀起了所谓的“清除污染”运
动。
在该次会议结束后不久，全国科协为了进一步学习与落实该次会议的精神，
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中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
（1916-1997）做了讲话。该次讲话点名提到了某些少数的科学幻想小说由于太
脱离现实而对青少年有着不良的影响，提出要坚决抵制和清除科普刊物中的精
神污染。
最近科协也在批评科学幻想小说中的一些精神污染。近年来，我们出现
了一批优秀的科普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也有
少数科普作品和科幻小说，离开了科学这个严肃主题，宣传荒诞离奇、反
科学的假想，甚至借题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在青少年中造成了很坏的
社会效果。对于这些现象，必须严肃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科普
书刊中要坚决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科幻小说，讲的就是科学嘛，怎么讲
那些离奇古怪的、《三峡五义》之类的东西呢？！那就不是科普的范围了。
幻想小说搞的荒诞离奇，对青少年很不好，青少年很容易受毒害。当然，
对这些人也要分清界线。要注意政策界线，不要打击的面很宽，最后连科
普书都没了，那就是走到反面了。49）
方毅最后还指出当时国内科技论文、刊物出版情况不容乐观的原因之一是
由于没有足够的印刷条件，所以“很同意小说要紧缩一点，刊物出得太多。这
并不是我看不起小说，（略）但是确实是我们出得太多了，而科学的刊物就很难
出，很困难啊！关于知识更新问题，我建议科协的同志要认真研究一下，配合
干部、劳动人事部门和教育、科技部门，把这件事情搞好”50）。
──────────────────────────────────────────
47) 同上，第 39页。
48) 同上，第 40页。
49)《方毅同志在中国科协一九八三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管理现代化》第 1期，1984
年 3月 1日，第 2页。
50) 同上，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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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上对工作的指示，所以指明
让科协的人来研究小说紧缩问题，其实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是要紧缩当时已发
行的各种科幻小说刊物。而且当时很多科幻刊物都是隶属于各个省科协的事业
单位。所以，所谓的由科协来“研究小说紧缩问题”，其实就是由各个科协来决
定哪个刊物可以继续办，哪个刊物应该停办。虽然，在谈到 80年代科幻小说的
境遇的文章不少，但是几乎没有人提到方毅的这次讲话。由于方毅特殊的职位
以及该次讲话所在的特殊场所，本文认为方毅的这次讲话对之后各大科幻杂志、
报刊纷纷停刊应该是有一定联系的。
之后，同年 11月 3日，《光明日报》以“加强思想战线工作 抵制和清除
精神污染”为大标题，刊登了钱学森在参加 10月 31日中国科协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的讲话。钱学森在讲话中指出，“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
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略）一九八〇年，我曾向所谓
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
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的污染。去年，我又提出来要注意，认为
领导科普工作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51）。
可见，钱学森明确讲科普工作提到了政治的层面，彻底将“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带到了科普界，当时肩负着科普重任的科幻，被认为是科普中的一部分，
自然也被纳入了“清除精神污染”领域之中去。
虽然方毅、钱学森不止一次强调了只是少数科幻作品存在着“精神污染”，
但是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在之后的贯彻实施中却出现了偏差，绝大多数科幻作
品、报刊杂志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至此，从 1979年开始的科幻小说应该姓“科”还是姓“文”的论战，就这
样一步步将对科幻小说的的创作问题的讨论，提升到了政治层面。全国科幻类
读物从此开始大量锐减。当时比较著名的《科幻海洋》在当年出版了第 6期之
后就宣布停刊。《科学之友》、《科学二十四小时》、《科学之春》、《科学画报》等
也都纷纷停刊。当时“每个省都有科普刊物，都登科幻小说，结果‘关、停、
并、转’之后，科普刊物关门不少，登科幻的也就剩两家了”52）。这两家即是之
后创办中国科幻大奖“银河奖”的四川的《科学文艺》（即，《科幻世界》的前
身），和天津的《智慧树》53）。1986年，《智慧树》也宣布停刊。至此，文革后原
本一片欣欣向荣的科幻刊物，只剩下了《科学文艺》（即，《科幻世界》的前身）
一家。
──────────────────────────────────────────
51)《科学家钱学森认为中央决策十分重要──科技工作者也应自觉抵制、清除精神污染》，《光
明日报》，1983年 11月 3日。
52) 谭楷：《对科幻永葆赤子之心》，侯大伟、杨枫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第 49页。
53) 以面向青少年为主的科学文艺双月刊，于 1986年 5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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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80年代的《科幻世界》
从 1983年开始，全国科幻报刊纷纷停刊，《科学文艺》是唯一的幸存者。
那么它是如何得以幸存的呢？该部分将围绕这一点来梳理 80年代《科幻世界》
的历程。
1．重新组阁、自负盈亏
《科学文艺》当时本是属于四川省科协的一个事业单位的，所有资金全部从
省科协出54）。但是在 1984年春夏，省科协对《科学文艺》的编辑部人说，“这个
杂志很困难，科协委派的主编（张尔杰）已退休，科协不想再派领导了，这个
杂志就算了吧”55）。即委婉地希望《科学文艺》停刊。但是，好在四川省科协并
没有明令禁止《科学文艺》的发行，并且，当时的省科协党组书记邵贵民还为
《科学文艺》指了一条明路：不给资金，就自己选领导，自负盈亏，自己办
嘛56）。于是，为了使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能够生存下去，《科学文艺》的工作者
们没有选择停刊，而是选择更为艰难的道路──脱离四川省科协的直接管理，
脱离其经费资助57）。于是从 1984年 10月起从国家再也拿不到一分钱的《科学文
艺》开始了自负盈亏的道路58）。
当时《科学文艺》做的第一步是重组人员，因为脱离了科协的直接管理，
加之之前四川省科协委派的张尔杰主编又刚好退休59），所以得重选主编。通过杂
志社的民意投票，大家推选了杨潇为主编。紧接着为了节省开支忍痛裁员。其
结果是裁剪了大半的人员，而剩下的人自然就得“一人身兼数职”了60）。当时在
职人员都是没日没夜的干，周六周日加班更是常事。为了节省开支，编辑们还
要自己走路去各个学校推销刊物。甚至编辑们还得自己充当搬运工61），副编辑
──────────────────────────────────────────
54) 在此之前，《科学文艺》编辑部是四川省科协的一个事业单位。其编制、人事、经费等由四
川省科协管，业务由科技社负责。杨潇：《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侯大伟、杨枫编《追梦
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 4页。
55) 同上，第 4页。
56)“他（邵贵民 笔者注）提出了个很‘科幻’的想法，他说：‘你们坚持要继续办刊，那你
们就自己组阁，自己选领导，自个儿干。但科协不会给你们钱了，要干的话，就从科协经
费中断奶，自寻出路，自主经营，自行组阁，自负盈亏’。”同上，第 4页。
57)“当时大家（《科学文艺》的工作人员 笔者注）都觉得不甘心，一个杂志本来这么好这么
红花，（略）停刊很可惜。（略）那时我们真不懂什么叫‘自负盈亏’，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略）忽然有了自主空间，特别想一试身手，让濒临倒闭的刊物活下去。”杨潇：《当仁
不让 天道酬勤》，侯大伟、杨枫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第 6页。
58)“从 1984年 10月起，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再拨给《科学文艺》一分钱。”杨潇：《从〈科
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界〉》，《〈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別纪念增刊》，科幻世界杂
志社，2009年，第 15页。
59) 杨潇：《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同上，第 4页。
60)“编辑部一再精简人员，一人身兼数职”。杨潇：《从〈科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
界〉》，《〈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別纪念增刊》，科幻世界杂志社，2009年，第 15页。
61)“編集者みずから学校などをまわってセールスに歩き、製本された雑誌をリヤカー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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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楷先生每次扛两捆重达 20公斤的（略）图书，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上十
层楼，往返数次”62）。
2．以书养刊
仅仅是节流还是不够的，因为当时《科学文艺》每本都在赤字。“纸张、印
工及邮局发行费一涨再涨，每本定价为 0.55元的刊物，实际成本却是 1.05元，
每本刊物要亏损 0.5元”63）。当时《科学文艺》的四大主力：杨潇、谭楷，文编
莫树清，美编向际纯天天琢磨着怎样赚钱养刊。最后，向际纯说，“省少儿出版
社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做一套彩色卡片，有文字有拼音有图像，小孩识字比
较有效”64）。于是，编辑部立马着手由向际纯编画了一套《幼儿看图识字绘画卡
片》。这套卡片“征订印数有好几万套”，“一下就挣了几万块钱”65），这是《科学
文艺》自 1984年自负盈亏后赚的第一桶金。紧接着编辑部又编了很多书，其中
《晚安故事 365»“前前后后印刷了大概七八十万套”，“光这套书就挣了几十万块
钱”66）。
一个原本主业是出版科幻小说的刊物，在当时不得不靠出版跟科幻毫无关
系的儿童识字图书这一副业来养主业。但无论怎样，在这些图书的出版下，《科
学文艺》终于得以维系了下来。
以书养刊，可以说是《科学文艺》走出困境的第二个办法。
3．《科学文艺》－《奇谈》－《科幻世界》
但是以书养刊并不是长久之计，1987年、1988年的《科学文艺》“连续两
年期发量不足万册”。当时根据邮局的规定，如果每期印数少于 3万册还得另外
收费67）。对于当时的《科学文艺》来说，要发行 3万册比登天还难。为了这 3万
册的目标，《科学文艺》编辑部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改名。
1988年 9月《科学文艺》第 5期，刊登了即将改名的启事。该启事明确指
出了当时每期赤字的现状，并以不少读者反映《科学文艺》刊名太死板为由，
决定从次年起改刊名为《奇谈》68）。
──────────────────────────────────────────
↘ ぶ有様だったというから、他のスタッフも日曜祭日を返上し残業を続けることなど、日
常茶飯事となった。”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大修馆书店，2001年
12月 1日第 122页。
62) 向际纯：《为〈科幻世界〉祝福》，同上，第 43页。
63)“编辑部一再精简人员，一人身兼数职”。杨潇：《从〈科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
界〉》，同上，第 15页。
64) 杨潇：《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侯大伟、杨枫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第 6页。
65) 同上，第 7页。
66) 同上，第 7页。
67) 杨潇：《从〈科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界〉》，《〈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別纪念增
刊》，科幻世界杂志社，2009年，第 15页。
68) 同上第 15页。
杨 灵琳２３６
数十年后，当年的主编杨潇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改名《奇谈》，主要是为了
“吸引眼球，让发行量有个突破”69）。杨潇还提到，当时他们做了精心的准备，整
本的科幻分量还是比较重的，其中非科幻的图文，则以追求可读性、卖相、奇
特新颖为主70）。因此，第一期的《奇谈》竟印发了 12万册71），这一下就改变了
《科学文艺》之前入不敷出的潦倒境地。
但是，《奇谈》办了几期之后发现，该刊物的定位过于追求奇文怪谈，有悖
当初办刊的宗旨。于是，编辑们决定通过刊物中的“读者意见表”来征集刊名。
最后“科幻世界”这个刊名从数百名读者来信中脱颖而出。《科幻世界》于 1991
年终于问世72）。
虽然改名《奇谈》有悖于《科学文艺》以科幻小说为主的创办理念，数十
年后当年的编辑们谈及此事仍然觉得有些“丢份”73），但是，《奇谈》为《科学文
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使其度过了 80年代中国科幻的低谷这一点却是不
得不承认的。
4．“银河奖”的诞生
提到 80年代的《科学文艺》，还有一件不得不提
的事情，就是在 80年代创办了中国至今最大的科幻
小说奖──银河奖这件大事。该奖的诞生，为一直生
存在“科普”阴影下的中国科幻小说正了名，还为之
后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如今被介绍至海
外的众多中国科幻小说很多都是该奖项的获奖作
品74）。银河奖在当今中国的科幻界绝对是不可忽略的
存在。
1984年《科学文艺》为振兴科幻小说，提高科
幻小说的质量，与天津的《智慧树》共同创办了中国
科幻小说奖──银河奖。该年 11月，第 6期的《科
学文艺》刊登了“中国科学幻想小说有奖征文”75）。
征文表明，不局限于中国大陆，非常欢迎港台同胞、
海外侨胞的踊跃投稿。征文时期从 1984年 11月至
1985年 10月为止76）。由于考虑到当时科幻小说过于小众，征文启事还特意强调
──────────────────────────────────────────
69) 杨潇：《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侯大伟、杨枫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第 12页。
70)“为改刊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整本刊物科幻分量较重，非科幻类的图文追求可读性，有卖
相，奇特新颖。”同上，第 12页。
71) 同上。
72) 同上，第 14页。
73)“由我们这伙人来办这刊物很丢份。”同上，第 12页。
74) 如刘慈欣的《三体》、《诗云》；夏笳的《关妖精的瓶子》、拉拉的《永不消失的电波》等。
75)《中国科学幻想小说有奖征文》，《科学文艺》第 6期，1984年 11月，第 46页。
7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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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字数不得超过一万字”77）。
1986年 5月 15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第一届银河奖的颁奖典礼。同年
7月《科学文艺》第 4期以《祝贺与期望》为题刊登了典礼上的部分贺词。该贺
词打破了科幻小说必须为科普服务的定义，为科幻小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科学文艺的新概念是：“科学文艺不仅仅要描写
科学技术本
身，而应该更广泛地表现时代、社会和人生在科技革
命浪潮冲击下的演变。科学文艺作为一门新兴的文
艺，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她要去勾画和赞美一个
即将到来的、激动人心的时代”。78）
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是第一要素。遗憾的是不少
作者，包括一些获奖作者，根本没有国外生活的感性
和理性知识，却动辄以外国景物外国人为描写对象。
这样的作品即使化了很大功夫，也因此减色不少。科
幻小说作者同样有个熟悉生活的问题。我们的科幻小
说作者，要根植于中华大地，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中吸取营养，才能写出上乘佳作。79）
由上述引文可知，该贺词将《科学文艺》由 1979年创刊时所提出的“科学
普及”这一功用解脱出来，指出今后的中国科幻小说的作用应该是描绘科学技
术，展望未来科技所带来的人类，以及社会的变化。而且，还指出描写中国风
格、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才是真正属于中国的科幻小说。
银河奖的诞生，为之后中国科幻小说彻底摘掉“科普”的帽子起了不可磨
灭的作用。
Ⅳ．90年代的《科幻世界》
1．1991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
《科幻世界》的真正问世是在 1991年，但是其之后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有起有伏。既经历了 1979年创刊以来最低的发行量，又迎来了“全球发行量最
大的科幻杂志”的称号。
1991年在《科幻世界》主编杨潇的努力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
（WSF）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以四川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四川省科协名义举
──────────────────────────────────────────
77) 同上。
78)《祝贺与期望》，《科学文芸》第 4期，1986年 7月 15日，第 5页。
79) 同上，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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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科幻世界》承办。这次会议被当时的主席马尔科姆・爱德华兹赞赏为“是
WSF 成立十五年以来，开得最成功的一届年会”。这次会议的举办，为科幻小
说今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意义，也为人们认为科幻小说等于科普作品的想法进
行了进一步的更正。
2．1992年：改版
WSF 大会召开的那一年，第 3期的《科幻世界》征订数却是创刊以来最低
的，仅仅六百多册。“员工们忧心忡忡，整个杂志社笼罩在浓重的阴影之中”。
于是，经过深思熟虑，《科幻世界》在 1992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停止 80
年代以来以书养刊的做法，专攻主业，“凝聚全部力量振兴《科幻世界》80）。
于是，1992年《科幻世界》重新做了市场调查，得出读者对象主要是初中
文化程度的人的结论。加之当时日本动漫在中国风靡一时，于是决定融入漫画
这一元素。主编杨潇在谈及此事时，指出 1992年的大讨论大调整对《科幻世
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项81）。
1993年推出了改版后的《科幻世界》。“三分之一篇幅是科幻内容的动漫和
图画，三分之二是科幻小说，文化程度降到初中水平”82）。（漫画这一元素保留至
今，其实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科幻世界》迷喜欢《科幻世界》的因素之
一。）改版后的《科幻世界》征订数一下就超过了 3万册83）。自 1993年起，《科
幻世界》也由双月刊改成了月刊。
3．1994年：三维立体图
改版后的《科幻世界》发行量一直居高不下，于
1994年又因一件小事突破到了 10万册。这件小事就
是三维立体图。90年代在中国生长过人一定对三维
立体图不陌生。当时《读者》、《新华文摘》很多杂志
都会将其刊登在封底或中间彩页来吸引读者，甚至书
店里还有三维立体图的专门书籍出售。而这一切，都
是由《科幻世界》引起的。
那时杨潇的弟弟从美国带回来一本三维立体图的
画册，杨潇看了以后很是惊讶，立马决定将其刊登在
《科幻世界》的“封二、封三、封底”上84）。当时中
国还没有参加版权公约，因此《科幻世界》大胆地搜
集了很多三维立体图做封底，销量一下因三维立体图
──────────────────────────────────────────
80) 杨潇：《当仁不让 天道酬勤》，侯大伟、杨枫编《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第 25页。
81) 同上，第 26页。
82) 同上，第 26页。
83) 同上，第 26页。
84) 同上，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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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万份翻到了十几万份”85），原本很多不读《科幻小说》的读者也因三维立体
图被吸引到了其读者群中去86）。
4．1997年：世界科幻大会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这是由《科幻世界》举办的。会议
邀请了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1917-2008），以及五名美国、俄罗斯
的宇航员。这在中国大大地掀起了追科学之星的热潮，对《科幻世界》的宣扬
力度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当年发行量一下就达到了二十五万册，获得了“全球
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的称号87）。
5．1999年与高考作文题撞车
1999年第 7期的《科幻世界》刊登了一篇题为《心歌魅影》以记忆移植为
题材的科幻小说。之后，当年的高考作文题则为《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科幻
世界》和当年高考作文题撞车一事，几天之内消息就传遍了全国，发行量竟在
2000年猛增至 40万册，达到了新高88）。
《科幻世界》一路走来，由最初的濒临停刊到 21世纪初的 40万册新高，其
间有太多科幻爱好者的努力。《科幻世界》至今仍维持着每期十几万册的发行
量，另外还增加了《科幻世界画刊・小牛顿》89）、《科幻世界・译文版》等刊物。
──────────────────────────────────────────
85) 同上，第 54页。
86) 同上，第 28页。
87) 同上，第 23页。
88) 覃白：《1999，高考作文冲击波》，《〈科幻世界〉30周年特別纪念增刊》，科幻世界杂志社，
2009年，第 23页。
89) 创刊于 200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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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当年的坚持，为如今炙手可热的中国科幻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
※《科幻世界》编辑部的杨国梁先生和前编辑部成员王维剑先生为此稿提
供了很多帮助。在此特表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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